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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文龙梦幻八景
□刘泽安

文龙是綦江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是綦江的核心城市
圈。文龙八景，多与綦江城和綦江河有关。在綦江河的
两岸，许多景色早已物是人非，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延伸，
古老的景色不可能还留在那儿，它们行将消失或者已不
复存在，可它们的历史不会消失，至少让它们的名字留
在文字里，呈现另外一种美景。

龙角溪声

龙角有一条小溪，它流经綦江河的交界处，一下子
穿进綦江河的怀里，河中有一块大石头，叫龙石堡，像一
根柱子挡在龙角小溪汇入綦江河的入口处。

枯水时节，溪水细细地冲刷着龙石堡，清脆的声音
好听耐听。暴雨时候，龙角溪水和綦河水奔腾跳跃，直
接冲撞着龙石堡，像满河在擂鼓，声音大得吓人。

龙石堡究竟在哪儿？龙角溪水是不是通惠河？都
是值得考究的事。站在龙角桥上，仔细听那龙角溪声，
伴随着安然而眠的左邻右舍，那也算是古老的传说留给
我们的一点念想。

有诗云：乱石飞湍走怒涛，声声击鼓震江卑。
那石就是龙石堡，那江就是綦江。

马鞍负图

远古的綦河，有各式各样的渡口。东门渡船的码头
边，河坝的灯杆堡上有一怪石头，远远看去像是马鞍。

传说船帮中有一个年轻小伙，长期在码头和河上走
船，水性极好。一个夏天的夜晚，小伙游到马鞍石边
上。他一步跨上去，脚两边夹着石头，嗒嗒嗒地喊着：
快，快，走吧，飞吧。他本来是来玩的，没想到这马鞍像
是真马匹一样，一下子从河坝中飞了起来。小伙随着马
鞍石跑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没有人说得清楚。

第二天，小伙没来船上上工，那马鞍石也不见了，人
们还以为是水淹没了它。

有诗曰：负图今有象，千古今人看。
可人们看不见这样的美景了。其实，那块马鞍石是

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投弹时炸毁的。

牛岗牧雪

綦城北门外有一座牛岗山，是城里居民悠闲的好去

处。那时的人们坐在门前看牛岗山，总是看见半山腰
间，恍惚有乱石隐没草中。冬天的时候，草枯萎，冰雪慢
慢消融，从远方看过去，那些乱石和枯草像是一群羊，自
由自在地在半山腰逛，没人惊扰它们。牛岗山上的羊，
就在那半山腰听綦江河水的流水声，任凭对面的人瞅一
眼，看几眼，打发消磨时间，那也是牛岗山给城里人的一
份轻松。

牛岗山，你至今的身影呢？
诗云：牛岗山上雪初残，短笛横吹笠影寒。
如果牛岗山上还有枯草，也有乱石，那些牧童挥着

鞭子，追赶着一群群羊走下山腰，重新走入繁忙而又浮
躁的人们中间，也许他们会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学会如何
对待生活。

瀛岛云蒸

从城里望过去，远远的老瀛山时常云雾缭绕，那时
淡时浓的白云，围绕着老瀛山飘啊飘，一会变成一匹马
在奔跑，一会又是一个人追赶着一群羊，在山腰和山顶
上一会停，一会走。

老瀛山，白云是你的衣衫，云蒸霞蔚的风姿，不是为
了讨谁的喜欢，那是家乡人们的一种寄托，对于大山的
情怀。

老瀛山是一座城市的外景，走向它，需要的是真诚
的一颗心。

有诗云：谁挈瀛洲妥贴安，浓云蒸处影漫漫，落花流
水三春暖，古木高峰九夏寒。说的是老瀛山不但云雾好
看，古木和流水也是风景。

远远的老瀛山啊，有你在，高山仰止的精神就在。

月涵湖水

綦江河水从城南门流过，江水回旋，清澈明朗，形成
了一个回水沱，人们叫它明月沱。

南门地理开阔，周边没有什么建筑物遮掩。当月亮
升起，月光一览无余地洒在河面上，在河风的吹拂下，波
光粼粼的。月光被荡碎，没有了影子。要等到河水平静
下来，月亮才能恢复圆圆的脸盘。可流动的河水哪能停
下来？所以明月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圆圆的月亮。

有月光，河水在这儿圈成了湖水，月涵湖水，那就是
明月沱。

有诗云：灏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玩月人，吹
萧从船上。一个有月有风、有船有人的明月沱，何时才
能重现你的风采？

笋出天边

城区有座古剑山，古剑山上有个鸡公嘴，嘴边上原
来有一块30米高的石峰，耸立向天，犹如笋子。

石笋，城里的人望其项背，那也许真的是一种信仰。
诗云：映地擎看摇古塔，擎天直欲展长子。想真正

读懂石笋故事的綦江人，光是拜佛是不行的，还得要有
擎天柱的精神劲头一直往前。

笋出天边，綦江人的志向也迈向地平线。

胜果呈刹

綦城南门外有一个胜果寺。善良的人们筹钱出力
建胜果寺的时候，工人们挖开地基，看到一个盘子里盛
着石头，有的像梨子，有的像苹果，有的像石榴，更多的
像桃子李子。这地方居然有这样的石果，那不是神灵保
佑吗？人们悄悄把它藏起来。胜果寺建成以后，人们把
那个石果盘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供于佛前。

有诗云：胜果几时有，颗颗和盘走，疏种下夕阳，
欲向邻家叟。

綦城没有了胜果寺，也没有了石果盘，在南门的荒
野之外去寻找，有一股若隐若现的香火仿佛在眼前。

玛瑙藏滩

綦城有一个沱湾码头，码头有一块石头。那石头横
亘在綦江河中间，变成一个滩，滩中间有一些小小的石
蛋，石蛋排列成网络状斑纹，形状酷似玛瑙，人们称之为
玛瑙滩，

玛瑙滩阻碍航行，船只上下都有危险，一不注意就
船仰人翻。人们炸掉了它，一条奔腾不息的綦江河又欢
笑着流向远方。

潭中玛瑙巧缠绢，江水漓漓媚且依，不遇卡河终是
石，连城价值几何时。

河中间的玛瑙滩啊，只要江水不停留，玛瑙滩就会
存留心中，不会随着江水流逝而消失。

（作者单位：重庆市綦江区文联）

第三次到开州城郊的厚坝小镇，行走的路线与要去
的地方跟前两次都不一样。这次抵达的村子叫青坪村。

似晴微雨的仲夏时节，绿色是这片土地上最生动的
表情。放眼沃野平畴，可谓千篇一“绿”。绵延的绿色风
景在蒙蒙烟岚氤氲中，在各种花果陪衬下，显得温柔而
妩媚。

碧波荡漾的汉丰湖与婉约安静的彭溪河丰盈了此
地的底蕴，小镇因此有了一张诗意的名片：“水韵厚
坝”。在村庄里，水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形态，或方或圆的
水塘，大小不一，每一处各承载着独特的功能。可以在
水上高尔夫球场挥杆击球，可以在枫林塘边静心垂钓，
可以在小桥流水旁欣赏欢跃的锦鲤，也可以沿着一连串
的小圆塘观赏各种食用小鱼苗……与不同的水体亲近，
乡间小路四通八达，尽可以自由选择。

众多的水塘也是水鸟的天堂。黑嘴鸭成双结对地
在浅水中觅食，有时停在树上休息，有时贴着水面飞成
双影。在塘湾深处，白鹭、灰鹤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
鸟儿优雅地游弋。广阔的天地之间，偶尔响起一声长长
的鸟鸣，与滴落的雨声交织一起，形成一曲美妙自然的
交响乐。

不过想要真正读懂青坪这个村庄，还得去山林走走。
林中几间简易小楼惹人驻足，里面分别存放着几十

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老物件。那些竹器、木器、石
器、陶器、瓷器、铜器、电器……一排排一件件地罗列在
红布几案上，带着年深日久的质感和气韵，或形神俊朗，

或形销骨立，讲述着村庄的往事，记录着岁月的风尘。
在一案连环画小绘本跟前，我和同行的人自觉不自觉地
就拿起一本翻阅起来。与泛黄的纸页跟前一顿足，眼前
立马浮现出了小时候的自己，身边似乎还凑着几个小伙
伴。同频的呼吸和清澈的眼神，烙印在无忧无虑的童年
里，是我那一代人共同的阅读记忆。

一屋子一屋子的器物定格着一段一段的乡村历史，
绵延着时空的广阔幽深。有朋友对一把锈迹斑斑的青
铜长剑着了迷。她像影视剧里行游江湖的女侠挥剑比
画，一指太空，似乎就与光绪年间此地盛行的“白莲教”
对上了磁场。是遇了战事还是遇了匪患？可惜日月的
沙漏已记不得细枝末节和那长长的历史篇幅，只好在与
剑晤面的如切如磋中，天马行空地猜想昔年剑客们仗剑
天涯、以剑平天下的雄心壮志。

沿着磨损的石阶步步行进福星寨里，但见古树参天，
郁郁葱葱。寨门完好，“福星砦（同‘寨’）”几个大字清晰
地映入眼帘。据说此字是清朝四川第一状元骆成骧的亲
笔，他曾官至四品。除了寨门，寨子已老旧得不成样子，
残垣断壁只是勉强支撑起一个大致的轮廓。年复一年的
枯枝败叶层层堆叠，墙体内外草木丛生。歪斜错乱的石
头上，厚厚的青苔诉说着古老的苍凉。偌大的寨园空间
里，仅有三块石碑还顽强地立着，上面镌刻的密密麻麻汉
字，被风雨侵蚀，均已模糊。隐约见着的“光绪”字样，还
能推测出寨子履行安保使命的那些流金岁月。

这是个普通的寨子，也叫太平寨。这里没有阳关的

风沙，也没有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它只是近两百年前由
当地有钱人捐款修筑的一个避难之所。战乱和匪患频
出的年代，有这样一个转移之地可以躲避劫难，的确算
得上福星寨，太平寨。依稀的寨子连接着历史风云。村
民们知道，它再普通，但于青坪这个村庄是重要的，于厚
坝这个小镇是重要的。它是开州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
一页。所以在新村建设中，要不要保留寨子真实的最初
的模样？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不需要刻意修复什
么，它是历史的一隅，也是村庄的根脉之一，让它自然地
存在着就好。

寨子是村庄海拔最高的地方，要说改变也有，村民
在其中两个不同的方位各架了一部高高的云梯。一部
是一只手托举的模样，另一部造型为天使之翼。登上云
梯，瞬间就拥有了一双鸟瞰天下的眼睛。人从底部一步
步攀登，像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一样，俯仰之间便
可览尽村庄的前世今生。

这个村庄，就这样被无数只有力的大手托举着，新生
的产业园像新栽的树木一样，像新生的孩子一样，扎扎实
实、立立挺挺地生长起来，而后又像展开的天使之翼，轻
盈、优雅、持久地大开大合，送来新田园的浪漫之风。

勃发的古树枝干循着新的梦想伸向天空，拨弄来
往的云，整理落下的阳光雨露，记录着水韵厚坝的春夏
秋冬。

有故事的村庄总是给人不一样的心境。这里的村
民有着朴素的故土情结，不仅关注村庄的现在，也关注
过去和未来。一部链接时空的云梯可以作证，村庄里的
一切事物皆来往有痕、来往有度、来往有序。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

太平寨
一座200岁的避难所

□陈进


